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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又是一年重阳节，永安市小
陶镇返乡福州知青何国平，为中坂村老人送
上慰问品、慰问金和美食，一场互动式晚会
大餐更让老人们度过了愉快的一天。

“这是为了回馈中坂村，表达感恩之
心。”何国平今年74岁。1969年16名福州知
青来到中坂大队插队。那时社员住房非常
紧张，社员腾出祖房给他们住。生产队中粮
食非常紧张，生产队直接将社员的口粮分给
了知青，让他们安心地居住在中坂大队。中
坂大队的社员认真教他们走田埂路、水稻育

种、插秧、耙草、割稻子、打谷子、晒谷子等一
系列农活，社员与知青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74年，这些知青调回福州，何国平被安排
在福州供电局上班。

“村民还是那么热情。”何国平说，
2004 年，他因工作来到永安供电局开会，
顺便回到了中坂村“探亲”，受到了中坂村
民的热烈欢迎。虽然阔别了三十多年，村

民依然那么淳朴、善良、热情，何国平的
内心被他们深深感动了。2005年，何国平
牵头邀请了当年知青回到中坂村，此后每
年他们都回来几次，给老人送来慰问金、

慰问品。知青们到村民家中做客、交谈、
沟通交流，昔日激情燃烧的岁月仿佛又回
到眼前。

2009年，福州返乡知青在何国平的牵头
下，集体出资为 60 岁以上的老人举办了隆
重的重阳节庆祝活动。从 2019 年开始，何
国平坚持自己出资，邀请部分当年的知青每
年回到中坂村为村民举办重阳节活动，同时
关注中坂村的发展。几年下来，他为中坂村
老人过重阳节及兴修水利、道路、桥梁等捐
款达2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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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下，闷热的田间，背着装
有二十公斤左右药液的喷雾器，
给农作物杀虫治病，遭罪不说，农
药还会顺着毛孔进入人体，让人
中毒。

曾经，植保打药中毒的事件，
各地频发。

建宁是农业大县，杂交水稻
制种面积常年稳定在 15 万亩以
上，黄花梨、黄桃、猕猴桃等落
叶果树面积达 12 万亩。农药是
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资
料，对保障农作物高产稳产起重
要作用。

对于大多数农户而言，植保
作业从配药到喷洒，都亲力亲为，
这样，与农药直接接触的农民，便
平添了几分危险。

那么，植保作业中的农民安
全谁来保护？又将如何保护？

记者手记：

保护农民在植保作业中的安
全，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最重要
的，可以加强培训与宣传，提高农民
的知识文化素养，让他们懂得植保
作业中的危险因素，提升防护意识，
学习专业植保技能，规范植保作业，
科学、安全用药。

政府可以鼓励和扶持专业化统
防统治服务发展，对散户、小户
可采取“抱团”、“打包”服务模
式，示范推广机械化植保作
业，研发更加多元的科学
安全防治措施，通过“机
器换人”，让农民获得
物质丰收的同时也
得到人身安全的
保障。

农业专家向果农介绍灯诱杀虫、性迷向等
绿色防控技术。

果农穿戴雨衣面罩在果园进行植保作业。 利 用 绿 色 防 控
“神器”诱捕害虫

一根根细杆遍布果园，启动后，顶端的
喷口喷出细密水汽，果园被笼罩在水雾中。

建 宁 一 家 农 业
生产社会化服务组
织正在进行无人机
植保作业。这种配药
车在服务农民的同
时，也在积极宣传服
务组织，让更多的农
民加入进来。

农民的苦恼

10 月 10 日，在建宁县里心镇花排村，
果农李崇芳收到建宁县农业农村局公众号
推送的信息《病虫情报第十七期》：做好梨、
桃采摘结束至落叶前果园病虫害防治，减
轻梨、桃树采后病虫危害造成提前落叶、二
次花、枯枝死树等。

趁着晴好天气，李崇芳按照病虫情报
的防治方法，准备进行喷药。“当农民，与农
药接触少不了，应当多注意。”他告诉记者，
往年，村里都会有好几位村民因打农药防
护不当，导致轻微中毒而前往医院，特别是
果园喷药，树冠高，仰面打药，浓度和停留
时间都比田里打药更难。

李崇芳是里心镇花排村党支部书记，
也是种植大户。他种植的烟叶加水稻面积
超过100亩。比起老一辈农民，身为“80后”
的他，在植保作业时，会更加注意保护自
己：雨衣、口罩、雨鞋。尽管如此，有时候一
疏忽，还是不免“裸装上阵”。

“这么热的天，雨衣又不透气，有时
候觉得这药味也不是太重，或者喷药的范
围不大，就直接下田里去了，最多也就戴
个口罩。”在李崇芳家的工具房里，他给
记者展示了植保防护装备：生硬的深色塑
料雨衣，密不透风，同样生硬的雨鞋，薄
而软的纱布口罩。

“雨衣是农药店主送的，口罩和雨鞋
都是自己上街买的，但是质量都不怎么
样，不好用。”李崇芳说，这些年来，他
一直在寻找较实用的防护装备，本地市场
上根本没有，也曾上网选购，也只有零星
一两款，看上去都是厚重、连体密不透风
的防护服，想着劳作的时候，根本穿不
住，便迟迟没有下单。

作为种地40多年的老把式，伊家乡隘
上村农民柯国栋，似乎早已习惯了农药的
气味，对打药作业安全，他并不在意。他认
为，现在农药跟几十年前比，毒性更小，曾
经，打药中毒的人多，近年来几乎很少见。
于是，身边的村民都只是穿普通长袖长裤，
防稻叶割伤而已。

当前，高效、低毒农药相比传统
农药具有毒性较小、对环境更友

好等特点，因此受到越来越
多农民的青睐。

但高效、低毒
农药是否真的安

全 ？农 民

在打药时，没有出现头疼、咳嗽、呕吐、皮肤
红肿等不适症状，是否意味着不用防护？

对此，医生专家表示，尽管低毒农药的
毒性比较小，但它仍然包含毒性成分，一旦
使用不当或过量使用，仍然可能对身体健
康产生危害。

“特别是一些农民见虫就打，看到别人
打自己也打，或图效果好，选择多用药，增
加打药次数，对身体不可避免有些轻微危
害。”建宁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张丽春
表示，他们时常下乡指导农民科学、安全用
药，呼吁农民选择正规渠道，购买符合国家
标准的产品，严格掌握使用量。

防护装备的缺失，让农民身陷危险，同
时，作业中的一些容易忽略的习惯性举动，
也是一大不安全因素。

张丽春告诉记者，有些农民喷农药喷
到一半，喜欢坐下来休息，抽根烟，这是很
危险的，因为药物会通过空气、手指等沾染
到嘴；又比如，白天喷完农药，晚上大家都
喜欢喝几杯小酒，酒精与渗入体内的药物
作用，发生危险的几率更大。

天气炎热，专业防护服难买，也穿不
住，连穿雨衣打药的农民，也是寥寥无
几，多数人只是布衣光脚，外加一只廉价
的口罩。

植保中农民的安全问题，需要怎样的
“新解法”？

保护：机器换人

两个人、一辆面包车、一台无人机、几
包肥料、几桶药水……车在乡间小道，随走
随停，无人机低空往返穿梭稻田，这就是无
人机飞防作业的“标配”场景。

以杂交水稻制种为例，很多种植大户，
不再自己打药。帮他们打药的，是迅速发展
起来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

有先进的机械帮忙，农民田间打药
的时间大大减少，就算用电动喷雾器，
只需要背着药水，快速走过田间，相比
手摇式喷雾器，省力高效。如果购买无
人机飞防服务，只需电话下订单，人甚
至不用到现场。

“打药很辛苦，气味难闻，稻叶边一划
就是一道血痕。”溪口镇供销社农业社会化
服务中心主任杜宏伟说，“现在，很多农民
宁愿花点钱，也不愿受这个罪。”

溪口供销社有无人机“飞手”10人，可
以为农户提供从配药到喷防的托管服务，
每年为农户提供无人机植保服务面积达5
万亩次。

“干农业，必须由专业的人来干专业的
事，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剂量，能达到最好
的防控效果。”杜宏伟说，“农民自己打药，
往往是到田间看看，觉得该杀虫了，便买来
药，各家打各家的地块。”

“同一片区域内，今天这家打，明天那
家打，难以防治迁飞性较强的成年害虫。”
张丽春表示，利用无人机进行大面积喷洒，
可以达到全覆盖、无死角，防治效果更好，
专业化防治还避免了乱打药、多次施药和
滥用农药的行为。

近年来，建宁县各乡镇引导有实力的
种植大户、合作社、农资企业等，建立14家
规范化、专业化的统防统治服务组织，拥有
植保技术员和植保无人机，此外，还有部分
个体农户采购植保无人机，除了自家作业，
也帮周边农民打药，多一份收入。

虽有专业化团队，但对于只有十几亩
地的零散农户来说，聘请专业团队来进行
植保作业，又觉得“太麻烦”“不划算”，或者

“小题大做”。
“其实，植保无人机作业成本比人工成

本低。”张丽春介绍，一季水稻制种需要进
行3-4次植保作业，市场上，托管给专业团

队收取每亩每次40-50元，包含植保服务
费、农资费，若农户自己购买农资，则无人
机植保服务费在每亩每次10-15元，请人
工打药每亩每次成本在35元以上。

有些种着地又兼职周边打零工的农
民，可或请假打药，或雇人打。“请假打药划
不来，打零工的日工资是200元左右，自己
打药，一亩打三遍药，药钱加人工成本远远
超过请专业团队。”溪口镇枧头村制种户杨
志印说，他虽然种了 40 亩地，自己还时常
去城里打零工，田里的活儿，半托管给亿龙
轩农机专业合作社，更省力省钱。

无人机值班成本降低最关键的在于两
点：作业效率提高；药费降低，农药批发比
农民个人购买更低，因合理用药也降低了
用药量。

农药是成瓶成袋卖，为达到防治效
果，农民只会多买不会少买。没有用完的
农药，也不愿存着，最终的结果是农民尽
量多打，实在用不完，就扔掉，从而加重
农业面源污染。

“这样算下来，往往需要多花农药钱。”
张丽春说，且专业组织在打完药后，都会把
农药包装瓶收集起来，这一点，农民自己打
药时，做得并不好。

“避开中午高温，体力好的人，一天打药
也就10亩地，一台无人机在耕种条件好的
田块，一天可以喷药400多亩地，又快又好，
价格也不贵。”柯国栋说，农业部门在村里进
行示范推广，很多人跃跃欲试。他每年种十
几亩烟和烟后制种，但他夫妻二人仅仅在家
种田，赚的就是这点干活的工资，未来，体力
跟不上的时候，会选择无人机植保。

近年来，建宁科学利用资金，持续在
不同乡镇地区建立统防统治推广示范片，
补贴每亩145元一季的服务费用给农机合
作社，为片区内的农户进行飞防服务。今
年，在里心镇里心村、大南村，黄坊乡黄
坊村等6个村各建立一个200亩以上水稻
制种绿色防控与统防统治核心示范片，面
积共 1200 亩，辐射带动应用，取得良好
效果。

目前，建宁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制种）
每年开展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 30 万亩
次以上，统防统治覆盖率达50%。

在地势平坦的水稻制种田上，提供专
业植保服务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而在丘陵
山地的果园里，机械化植保的情况是否也
尽如人意呢？

发展：持续探索

秋后，果农余贵财还在果园忙碌。
一团团雾气萦绕，一棵棵梨树若隐若

现……走进濉溪镇水西村余贵财的果园
里，弥雾喷药系统正进行喷洒作业。

余贵财有 1000 余棵梨树。多年来，从
传统的手摇背负式喷雾器，到拉着电动皮
管式喷雾器，穿行在一行行果树间，说起这
些，他感叹，打药实在苦不堪言。

果园疏果、采果的普通人工费在120-
150 元，而请人喷药每天 350 元，人工喷药
的艰辛可见一斑。

今年，在农业部门的引导下，他引进了
果园“黑科技”弥雾喷药系统，打开总开关，
细密水汽从遍布果园的一根根细杆顶端喷
出，这样的方式，用药量可节省30%、作业
时间减少98%。

农忙时，一分一秒都很珍贵，它不仅
解决请人难、请人贵的难题，还能避免受
天气影响作业不及时的问题，只需要看准
天气、风向，开启设备，5分钟可完成一
次喷洒作业。

“经过今年的试用，总体效果不
错，在药物调配浓度和次数
方面，还在进一步和农

业专家进行试验改进。”余贵财说，喷头不
可旋转，树冠树形的层次多，叶面下的喷洒
效果尚欠佳，有时，还需人工进行补喷药。

这一问题，在无人机飞防植保中也存
在。受果树树冠层次和山地果园复杂地形
的影响，机械化植保推广步伐缓慢。

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吴景
栋认为，未来，在植保机械的研发上，还需
要更多适用的产品，针对机械使用，也需要
进行果园宜机化改造，或进行密植栽培、棚
架栽培等，促使机械与果园的“双向奔赴”。

“比如，密植栽培改变树形，缩短横向
间距，保持竖向生长，更利于无人机植保操
作。”吴景栋表示，宜机化改造需要资金投
入，更需要果农转变意识，走现代设施农业
的发展路子。

同时，在植保中农民安全的保护方面，
需要从源头防止虫害发生，推广生物农药、
高效低毒环境友好型化学农药，精准专业
指导防治措施，减少农民打药的次数，提高
喷药的效率和质量。

“我们经常告诉果农，要及时做好采后
果园管理，枯枝烂叶要翻土填埋或烧毁处
理，尽量源头防止虫卵生长，关注虫情，在
幼虫时期进行及时预防，以防成虫后，因难
以控制而加大施药次数和用量。”吴景栋
说，四五月份，还可以利用灯诱杀虫、色诱、
性诱、性迷向等绿色防控技术，以防果树食
心虫等的危害。

精准预警，科技赋能农业绿色防控。
“植保要抓住防治时机，不是见虫就打，需
要达到化学用药标准。”张丽春表示，植保
站致力于通过建立省级水稻病虫草鼠预
警、果树病虫预警、草地贪夜蛾性诱及高空
灯诱等预警监测点，获取虫情分析，加上下
乡现场观测，总结分析各阶段的虫情发生
规律，及时精准指导农民用药。

近年来，建宁积极开展水稻（制种）、果
树、莲病虫害及草地贪夜蛾的监测预警及
防控指导，今年已经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
群发布病虫情报17期，病虫害短期预报准
确率达 96.9%，预警信息（病虫情报）100%
覆盖到乡镇、村，有效减少了施药次数和单
次施药量，农药使用总量随之减少，从而把
农民植保作业安全的保护落实到位。


